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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蓟县农民郝银一家，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大法，在江泽民发动的对法轮功的迫害中，被多次绑架、抄家、关押，他被非法劳教，被迫流离失所，妻子被非法判刑，儿女均不能幸免迫害。 


郝银于二零一五年七月九日向最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邮寄了控告元凶江泽民的“刑事控告书”，要求追究其刑事罪责，将其绳之以法。 


以下是郝银叙述遭迫害事实： 


在修炼前，我患有严重的鼻炎，头晕、脑胀、咳嗽、浑身乏力，抽烟、喝酒、发脾气等恶习更是不少。二十八岁那年，别人都说我像四十多岁的人。我于一九九八年修炼法轮大法后，所有病态不翼而飞，心情也愉快了，遇到事先考虑别人，不和人争斗。每天乐观的对待人生，家庭也和睦了。现在五十多岁，别人说我还像四十多岁。以前我们全家人打针吃药不断，自从修炼后，儿女们身体也健康了，十多年来我们全家没打针、吃药身体也很好。这也证明法轮功在祛病健身方面的神迹也是真实的。 


但是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自江泽民迫害法轮功后，蓟县洇溜镇政府人员多次到我家里强迫我填表、签字、按手印，白天不让出门，镇政府人员轮番看管，连到自己厂子工作都要追找。有时半夜来砸门，在小孩们睡觉时强闯进来搅得人心惶惶。严重影响了我们的正常生活。 


妻子被非法判刑 


二零零七年七月二日，由于妻子去罗庄子乡发放让人们了解法轮功的真相资料，被不明真相的人构陷，被罗庄子乡派出所人员绑架并联合蓟县“610”、国保大队和洇溜镇派出所数十人对我们非法抄家。抄走法轮功书籍、电脑、笔记本电脑、裁纸刀、刻录机、打印机、复印机及卫星接收器等数万元的私人物品。我妻子被绑架到蓟县看守所，亲属找律师托关系花费三万多元，最后还是被非法枉判三年。 


儿女亦遭牵连 


我的大女儿正在廊坊上大学，也被绑架到蓟县看守所非法拘禁二十二天。刚刚考上大学的二女儿、三女儿也常常被调查审问，从此辍学在家。连我那年幼的儿子也不放过。从此我被迫流离失所，有家难归。自家厂子无人料理。父母、岳父岳母四位老人整天过着担惊受怕的日子。 


被非法劳教 


二零零八年四月二十九日早晨，我正准备送儿子上学。开门闯进四个洇溜镇派出所的警察，有的拿着摄像机，有的拿着电棍。不多时蓟县国保大队的人也到了。他们到处乱翻，抢走大法师父的法像、光盘及大法书籍。我也被绑架到洇溜镇派出所，遭到了国保大队大队长刘锋，李某等人的打骂审问，后被劫持到蓟县看守所非法拘禁十五天。在那里被迫做塑料花等奴役制品。 


二零零九年二月二十六日上午，我正在自家厂子料理事务，洇溜镇派出所警察赵某等两人，腰里别着手枪来到我身边，让我跟他们走一趟。押着我来到家里，然后蓟县国保大队大队长刘锋、李某等人进行非法抄家。抢走师父法像、香炉和师父讲法光盘及我前日新买的电脑等物品。我也被绑架到洇溜镇派出所进行毒打审问。刘锋拿着塑料板抽打我的脸，李某揪着我的头发往地上按还骂一些脏话。致使我头顶数年脱发不止。晚上我又被劫持到蓟县看守所进行迫害。过了几天洇溜镇派出所教导员赵松伟和两名警察夹着公文包来到看守所见我说：“你要配合我们就劳教一年，不配合就劳教两年。”他们问了许多问题，最后问我对法轮功怎么看。我说：“法轮功教人按真善忍做好人，说真话，办真事，做真人，与人为善，遇事要忍这没有错，更不是邪教。”他们气急败坏的在一张表上写了劳教两年，夹着公文包就要走。我质问他们：“你们这样做，我那年幼的儿子还在上学，他们的妈妈也不在家（当时也被非法判刑），谁看管他？谁教育他？”他们说：那我们管不着。后来亲戚托人花了近万元被改判劳教一年零三个月。 


我从看守所走了出来，又在外流离八个月。在这期间他们到我的父母、兄弟、姐妹、岳父母及孩子的舅舅、姨妈等亲戚家里进行骚扰。甚至连我手机上的客户都被调查骚扰，致使有许多客户到现在都不敢和我联系，导致我经济上受到很大损失。 


又遭非法劳教 


一天凌晨三、四点钟，我的三个女儿正在熟睡的时候，洇溜镇派出所所长马文海、副所长赵松伟带领数人在未出示任何证件的情况下砸门、跳墙。吓得三个女儿大叫求救邻居、亲戚。跳墙的照片已发往国外并记录在案。新唐人电视台也电话采访了赵松伟，质问他为什么夜间跳墙，意图私闯民宅。他本人却一再推卸责任。 


二零零九年十月二十六日在外流离期间因惦记家中父母、孩子便回家看望，从家出来的时候被洇溜镇派出所人员绑架，警察高磊揪着我的头发将我塞进警车，带去派出所。双手被铐在铁椅子上呆了一夜，第二天蓟县国保大队人员又对我进行审问。我的摩托车、笔记本电脑、几部手机、银行卡（内有二千多元）、六百多元现金全部被扣押。除了摩托车要回，其它至今未归还。 


当天下午我被劫持到蓟县看守所，有一个姓刘的狱警拿着鞋底狠狠抽打我手掌，手掌当时就被打成青紫色。还有一个姓王的狱警告诉那的犯人说：“他要炼功，就不让他上厕所。”致使我憋了七十多个小时，（转下页）








《九评共产党》深入剖析了中共的欺骗、残暴、邪教本质，引发了中国民众的觉醒，纷纷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自救。


2015年8月，在海外退党网站声明“三退”（退党、团、队）的人数超过2.12亿人。天灭中共，三退保命，您退了吗？








(接上页)最后全尿在了裤子里。那里的犯人打骂人是常事。班头王某江更是抬脚就踹，举手就打。在那里还遇到一件让人怀疑的事。一天上午来了几个医生说是给我验血。我说我不验。王姓狱警就叫犯人们按着我，强行抽了大半针管的血。为什么单抽我的？为什么抽那么多？是不是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从看守所就开始预谋着？ 


为了反迫害我开始绝食绝水，到了第六天下午他们看着我太虚脱了，就给我戴上手铐、脚镣，由六个重刑犯人按着我用塑料瓶硬往里灌玉米面兑水，我的口腔、鼻子、牙齿等处都被捣破。就这样被灌了三次。 


在这期间蓟县“610”、国保大队还有市局官员来这里提审我。我告诉他们说：“按照《宪法》第三十五条、三十六条：中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中国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所以我没有犯罪，对你们的任何审问不予以回答。”最后他们只好在纸上写下“不语”完事了。 


这次他们在上次非法劳教的一年零三个月的基础上又加了一年，共两年零三个月。 


洗脑、奴役迫害 


十二月十七日，我被送到了一个叫建新的地方，到了那里我不下车。我说：“这不是我呆的地方，我要回家。”看守所来的四个人往下拽我、打我。女狱警蔡丽华用高跟鞋踢我的手，致使我现在手上还留下伤疤。我不走他们四人就拽着我的脚在地上拖，我的身体都被磨破了。到了监室又有郑军等多人对我施暴、殴打。叫我面墙蹲着，坐硬板凳。 


十一月十九日，我被劫持到天津市双口劳教所三大队，到了那里我继续绝食。称体重的时候我这一百五十斤的身体只有一百一十斤了。他们问我为什么绝食？我说“反迫害”。他们就叫狱医给我灌食（鼻饲）就是用比小手指还粗的胶皮管从鼻子硬插进去，再用不锈钢盆往里边灌加了盐的玉米面粥。一般人半盆都吃不了，他们却给我灌了三盆，胃里盛不下从嘴里往外冒。当狱医将胶皮管从我鼻子里抽出来时连血带粥流了一地，惨不忍睹。他们为了让我放弃信仰停止绝食，在插胶皮管时很野蛮的里外抽拉。每次头、鼻子、眼睛都胀得很痛，几乎要晕过去。教导员吴明星、田忠星还扬言再绝食就加刑。 


我被吸毒犯张文包夹，每天从凌晨四点起床坐硬床板，身体要坐笔直，手放在膝盖上，眼睛看着前方，一直坐到深夜十二点多。坐的腿脚肿的很粗，苦不堪言。还经常遭到大班头李国利等人的打骂。 


在双口劳教所做奴工种类很多。有掰指甲。就是那种会发着浓烈的有毒气味的塑料指甲，掰得手抽筋，疼痛难忍；有编花篮。就是在厕所里用水浸泡的荆条编织的篮子。卫生条件没有保障。夏天，闷热夹杂着腥臭气味使人头昏眼花。冬天，在冰冷潮湿的厂房里劳作更是冻得疼痛难忍。很多人手指关节都变形了。糊面包袋、手机盒等多是用挥发着刺鼻气味的有毒胶水，呛的很多人都头晕、咳嗽。每天从早晨四－五点钟一直干到深夜十一、二点钟，甚至干到凌晨三点多钟。 


二零一零年九月二日，我和另一名法轮功学员被强行带到劳教所四楼，强迫“转化”。教导员吴明星、大队长杨某元等作了部署，并讲了一些很硬的话。以大班头魏军、岳雷等八名劳教人员做包夹，加上四名狱警共十二人轮番看管。强迫坐硬板凳，我们每个人左右各坐一名包夹，大约每三～五分钟就对我们腰部软肋处捣几下。他们说是队长让狠狠捣。同时还强迫一名“文痞子”放一些污蔑李洪志师父和污蔑法轮功的电视片。从凌晨四点看到晚上八点半，他们还拿来纸和笔让我们写观后感和“转化”书。我在纸上写了：“偷梁换柱、断章取义、污蔑、歪曲、诽谤。假如你感兴趣不妨找一本《转法轮》或大法书籍对照一下，看看谁在说假话。同时也会让您发现此君也只不过是一位说假话并不高明的弱智儿。”他们看我写的不符合他们的要求，就又让我继续坐硬板凳，一直到深夜一点。睡觉只许睡床板，不许铺东西，吃饭给什么就吃什么，不许购物。连续数十日强迫“转化”，写“三书”。 


不停的绑架、关押 


二零一二年二月十九日，我和妻子在大港区天津市滨海监狱（原天津市港北监狱）附近照顾法轮大法弟子的家属，被大港区610、国保大队、武警等人员绑架到大港区板厂派出所，后被劫持到大港看守所非法拘禁直至三月七日凌晨三点多才被蓟县洇溜镇综治办接回，天明才让回家。 


我大女儿在广州的公司办事处上班，二零一四年二月在回广州登机时被天津机场派出所绑架，后被蓟县分局国保大队，文昌街派出所劫持到蓟县看守所非法拘禁十五天，笔记本电脑等随身物品被非法扣押。我家和孩子姨妈家被非法撬门抄家，大法书籍、师父法像和真相币等物品被抢走。我也被劫持到文昌街派出所进行审问。 


二零一四年四月二十九日，我和妻子到蓟县罗庄子乡亲戚家串门，被不明真相的人诬告后被蓟县国保大队、罗庄子乡派出所绑架。自家车、电脑主机（刚从修理部取回）、笔记本电脑、业务手机等物品被扣押。导致我和欠款户、客户无法联系，给我们家庭造成很大的经济损失。妻子也被非法拘禁十五天，我从派出所跳墙出来流离数月，生意无法正常经营。 


江泽民的所作所为给我和家人造成了极大伤害，为了维护法律的尊严，捍卫我的合法权利，更为了免于中华民族沦陷于崩溃的泥潭，特对江泽民提起刑事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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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香港法轮功学员七月十九日“诉江”集会和游行；从2015年5月底到8月13日，明慧网收到总数146783名（122417案例）法轮功学员及家人递交给中国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公安部等相关部门的控告江泽民的诉状副本。
































